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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民间信仰研究的本土路径
———以汪毅夫《客家民间信仰》为中心

庄恒恺

（福建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１８）

摘要：民间信仰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切入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在研究本土的
民间信仰时，既重视借鉴西方相关学科的概念、方法与范式，也注意立足本土立场考察中国社会的实

际情况。作为他们中的一员，汪毅夫教授在其所著《客家民间信仰》一书中，对于民间信仰研究的本

土路径进行了可贵的探寻，首先，运用大量的文献材料，如方志、笔记诗文、碑铭、口碑材料等，在文献

考证中还原客家民间信仰的历史现场；其次，运用区域研究的方法，在详尽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对于客

家民间信仰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给出了合乎学理的解释；再次，依据新的经验修正已有的民间信仰

研究范式，进行理论创新，对于民间信仰做出了中肯而又有预见性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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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民间信仰是闽台地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也是包括客家文化在内的闽台区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区域研究的兴起，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来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转向的显著特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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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庄恒恺（１９８３－），男，山东烟台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闽台区域社会与民间信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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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界不再拘泥于宏大叙事，转而通过个案性质

的区域研究探寻一条能够呈现“整体历史”的道

路。站在区域的立场观察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

状况时，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民间风俗文化不失

为深化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切入点。自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开始，福建的民间信仰开始复兴。与此
相伴，有关民间信仰的研究也逐渐形成热潮。在

这股热潮中，汪毅夫先生所著《客家民间信仰》一

书，１９９５年８月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后由台
北水牛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全书分为：引论；第

一章，天、地、自然物崇拜；第二章，“客师”与客家

巫术；第三章，鬼魂崇拜；第四章，客家住区的俗神

和俗佛；后记。具体内容包括：客家民间信仰的总

体特征；天公、伯公、自然物崇拜；占兆巫术、黑白

巫术、民间禁忌；祖先崇拜、先贤崇拜、厉鬼崇拜；

妈祖和莘七娘、三山国王和石固大王、定光古佛与

伏虎禅师。《客家民间信仰》一书，一方面涵盖了

客家（特别是闽西客家）民间信仰的主要事象，另

一方面凝结了作者对于民间信仰研究路径的反思

与探寻，充满破与立的张力。以下分三个方面进

行具体考察，分别为：地方文献与史料拓展；区域

研究的典型意义；民间信仰研究的理论创新。

二、地方文献与史料拓展

傅斯年非常重视史料的拓展（扩张）。他在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指出：“凡一种

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

步。”［１］６在以政治史为主的传统史学中，学者主要

依靠的史料是官修史书，即所谓的“正史”。邓之

诚在《中华二千年史》的叙录中就认为：“正史据

官书，其出入微，野史据所闻，其出入大；正史讳尊

亲，野史挟恩怨。讳尊亲不过有书有不书，挟恩怨

则无所不至矣。”［２］４邓先生此语略显绝对。事实

上，正史不仅是“有书有不书”，而是时有篡改、伪

造和粉饰，出入很大。［３］此外，官修文书因体例等

问题，记载的内容亦不能涵盖中国传统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具体就民间信仰研究而言，传世文

献中关于民间信仰的记载和论说是凌乱分散的，

与这一信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不相符合。

这一客观情况，要求民间信仰的研究者在研究中

要能够拓展史料并对史料加以梳理。

汪毅夫先生在《客家民间信仰》一书中，使用

了丰富的文献材料，包括如下四种：１．方志。如：

正德《归化县志》、康熙《宁化县志》、道光和民国

《清流县志》、民国《长汀县志》、南宋《临汀志》、

乾隆《泉州府志》、康熙和民国《武平县志》、民国

《大埔县志》、南宋《仙溪志》、明代《八闽通志》。

２．笔记诗文。如：《闽杂记》《美女峰》《燕京岁时
记》《临汀汇考》《舆地纪胜》《夷坚志》《海音诗》

《搜神记》《闽小记》《中华全国风俗志》《登铜锣

山武侯祠怀古》。３．碑刻。如：《岑江施氏重修家
庙碑》《定光大佛来岩事迹》《显应庙序》《修造元

妙观神像碑记》《重修元妙观碑》《重建渔沧庙记》

《新建归化县庙学碑记》。４．口碑材料。如：《长
汀文史资料》《清流文史资料》《连城文史资料》

《永定文史资料》《明溪文史资料》《宁化文史资

料》。此外，他亦征引了小说（如凌蒙初的《二刻

拍案惊奇》与台湾作家肖郎的《上白礁》）、若干寺

庙的签诗、民间谣谚和咒语等等。

对于过眼的海量地方文献，汪毅夫先生不是

简单地摘取其中的内容作为“资料”使用，而是在

盘根错节中抽丝剥笋，尽可能地还原客家民间信

仰的历史现场。兹举二例如下：１．他引用方志论
证客家民间信仰具有与制度化宗教混杂的特点。

如：康熙《宁化县志》记有僧人混迹于道观的情形

（“宁之道流固不炽，其以观以堂名者，间皆僧居

之”）；１９９３年版《上杭县志》记有僧道合流的情
况———“民间丧葬仪式，常请七僧八道（和尚、尼

姑７人，道士８人），设坛诵经，超度亡魂”［４］３－４２。
他引用地方文献，论证妈祖的功能在客家住区不

断地得到改造和追加：首先，以永定西陂天后宫内

的诗句证明，在妈祖信仰初入客家住区的宋代，妈

祖主“航海安全”的功能首先被改造成主“航运安

全”，妈祖不仅是海神，而且是“四海江湖著大功”

的江海河湖之神了；其次，以武平县武东乡太平山

顶天妃庙的建庙传说、楹联联语和诗签内容证明，

在某些无舟楫之利和舟楫之险的山区，妈祖的海

神或江海河湖之神的功能则不被看重、甚至被完

全解除；再次，在客家住区有关妈祖的传说里，罕

见妈祖在客家住区显灵助战或御贼的记录。质言

之，妈祖“助战”和“御贼”的功能在客家住区也几

乎消失。［４］１４０－１４１

汪毅夫先生在引用史料时，从不随意堆砌，而

是注意做到语言的凝练雅致。例如，在论及客家

住区的俗佛———定光古佛时，他写道：在自严生

前，人称“和尚翁”，亲之也；灭度，则皆曰“圣翁”，

７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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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之也。１０７５年，诏赐号“定应”；１１０４年，加号
“定光圆应”；１１３３年，嘉“普通”二字；１１６７年，又
嘉“慈济”；１２４０年，有旨赐额曰：“定光院”，又赐
八字封号，内易一“圣”字，称“定光圆应普慈通圣

大师”。［４］１５６仅用百余字，就准确地说清了定光古

佛的基本情况。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重视地方

文献的同时，同样重视经典文献。书中直接引用

的传世文献有：《左传》《礼记》《史记》《汉书》《晋

书》《宋书》，以及《淮南子》《说文》《文选》，等等。

引用的制度化宗教的经典，则有道教《太平经》，

佛教《菩萨藏经》《大宝积经》，等等。

三、区域研究的典型意义

陈春声教授曾指出：“学术史一再证明，最有

价值的作品往往不是那些高谈宏论，而是可能一

开始会被看不起的所谓‘微观’的研究。……年

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历史’，但其代表性的著作

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５］汪毅夫

先生之所以选择民间信仰作为研究客家文化的切

入点，首先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他在本书

后记中写道：“１９６９年３月至１９７４年１２月，我在
闽西客家住区插队务农。客家人淳朴善良的民

风、生动有趣的民俗深深打动了我的心……那时，

我开始了一些初步的研究：采集口碑材料、查看墓

葬碑刻、记录方言词语，还曾就疑难问题写信向当

时也在闽西客家住区居住的蔡厚示先生请教……

１９８２年以来，我先后五次到闽西客家住区，又访
得不少文字和口碑资料。”［４］１６７作者自述中所提及

的采集口碑材料、查看墓葬碑刻、记录方言词语

等，都属于田野调查（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的范畴。田野调
查是区域文化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方法，在《客家

民间信仰》一书中，读者处处可以看到他进行田

野工作的记录，兹举三例如下：

１．在论及客家住区的伯公崇拜时，作者记曰：
“我在上杭县插队务农期间，曾在多处见有这种

指认自然物为‘伯公’的情况。例如，我所在的生

产队在村外十余里的山窝（其地名‘鸡晓窝’）里

有几亩水田，田边石头前有焚香祭拜的痕迹。这

石头乃是‘保禾苗’的‘石头伯公’。１９９３年，我
在永定县凤凰山见一松树挂有红布，树下有人焚

香祭拜。当地人告诉我，他们祭拜的是‘树神伯

公’。”［４］４２

２．在述及客家住区的自然物崇拜时，作者记

曰：“据笔者闻见所及，上杭紫金山麒麟殿的‘摸

子石’、武平中山三圣堂的‘出米石’、清流长校的

北邙古杉、长汀城关的苏铁舌树等，也是当地客家

民间崇拜的对象。”［４］５３

３．在论及客家住区的“打平伙”之俗时，作者
写道：“我在闽西客家住区曾多次参加‘打平伙’

之宴，其喜洋洋，其乐融融。有几个细节给我很深

的印象：其一，为了平均分配肉食，掌厨者在厨下

已按参加者人数的公倍数来大块切肉；其二，席

上，不分长幼尊卑，同时举箸、同时举杯；其三，各

人自带一只小碗，每次挟起的肉食都可以放置碗

中，宴毕端回家中孝敬老人、让妻子儿女分享；其

四，我参加的一次‘打平伙’，资费剩余二分钱，主

持者即持币购买了一盒火柴，然后将火柴棒平均

分配给参加者。我想，古之社日会饮的情景大抵

有如客家住区今日尚存的‘打平伙’。这一习俗

很能表现客家人友好、善良、淳朴的品质。”［４］４６－４７

地方经验的多样性，就如同生物的多样性，可

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解释与选择方案，这也是区

域社会研究的意义所在。［６］正是在详尽的田野调

查基础上，汪毅夫先生对与客家民间信仰的特殊

性与普遍性问题给出了合乎学理的解释。先看客

家民间信仰的特殊性。作者以闽南地区、闽南人

的民间信仰作为参照系，归纳出如下三点：１．在祖
先崇拜方面，闽南人注重近亲祖先而客家人注重

远古祖先，由此又有两个民系在祭祖、认亲活动方

面各不相同的分支、辨异与融合、认同的倾向。此

外，还有一种祖先崇拜现象也反映了客家民间信

仰的兼容性。套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的话来说，作者将这种现象称为“祖

吾祖以及人之祖”的现象。２．在天地崇拜和自然
物崇拜方面，闽、客之间至少有两项差异———首

先，客家民间以天公炉代表天公，闽南民间则兼用

天公炉和天公灯代表天公；其次，客家住区常见指

认某株树木为“伯公树”和“树神伯公”（“伯公”

即土地神），将自然物崇拜同土地神崇拜混杂起

来的情况。这种客家住区常见的情况却几乎不见

于闽南地区。这两项差异说明客家民间信仰更多

地保留了传统的成分。３．在神明崇拜方面，客家
住区祭祀名宦、乡贤的祠庙几乎随处可见，但财神

庙却很少。在闽南香火特盛的关帝常被用如财

神。客家住区却罕见有将关帝用如财神的做法。

此外，客家民间的神明崇拜表现了客家人不堪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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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之苦的心态和祈求和平的善良愿望。［４］１０－１８再

看客家民间信仰的普遍性。中国传统社会多元一

统的结构，使客家民间信仰也具有中国民间信仰

的一般特征。作者指出：“客家民间信仰也具有

中国民间信仰的共同性：不同宗教的混杂、宗教活

动同生活习俗的混杂、宗教文化同非宗教文化的

混杂，以及由此构成的泛神泛灵、随意随俗的天地

崇拜、自然物崇拜、巫术信仰、祖先崇拜、鬼魂崇拜

和神明崇拜的混杂。”［４］２

四、民间信仰研究的理论创新

民间信仰（包括客家民间信仰）泛神泛灵、随

意随俗的普化现象，有时会受到出于“制度化宗

教”立场的批评和扼制。历史上各地发生过的毁

“淫祠”、禁“淫祀”的活动，有的就是出于对民间

信仰的批评，就是对民间信仰的扼制。在日本占

据（日据）时代的台湾，日本侵略者当局曾经以台

湾民间信仰的普化现象为口实，发起了摧残台湾

民间信仰的“寺庙神升天运动”。［４］１８－１９汪毅夫先

生选取了一个地域（闽西客家住区）进行典型研

究，这使他可以依据新的经验修正已有的研究范

式，进而进行理论创新。他的创新工作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的民间信仰时，
出于文化偏见，常常会过度强调其世俗性与功利

性的一面。但是作者通过对客家住区民间神癨的

考察，指出“德行”是信民塑造神癨过程中的重要

因素。他以诸葛亮为例指出：“诸葛亮大智大德、

羽扇纶巾的形象在民间传说里乃是一种定型。作

为名宦，诸葛亮在客家民间享受香火、受到崇拜，

最初并非由于其‘德政劳绩’（如李世熊所说，诸

葛亮无功于客家住区）、而是出于其‘德行’。质

言之，客家民间的先贤崇拜将名宦的标准同乡贤

的标准交叉或交替使用，并且打破了地域的限

制。”［４］１１６这就肯定了民间信仰活动中纪念性祭

祀、“美德故事”等因素的道德取向。

２．厉鬼瘟神信仰是闽台地区重要的民间信仰
事象。在先前的研究中，论者多对厉鬼瘟神信仰

持负面的看法，认为信民对于此种信仰对象的态

度只是单纯的畏惧与憎恶，甚至用此观点解释祖

先崇拜。［６］但是作者认为，客家民间信仰表现出

以恩以情来同化厉鬼、使不散瘟为厉的信念，表现

出情感上从威到恩的转变。他以“莘七娘”为例

指出：“七娘庙”的初创完全是信民出于对“厉鬼”

的同情，“七娘”作为“厉鬼”，在“绝祀”而无所归

依的“二百年”间，并不曾散瘟为厉，保持了“良家

女”的面目，人们亦“敬而祀之”，使其从病殁的厉

鬼、无祀的孤魂升格成御寇助战、保境安民的

神明。”［４］１３１

３．正确看待和对待包括客家民间信仰在内的
中国民间信仰问题。汪毅夫先生认为：民间信仰

实质上乃是一种“在宗教影响和推动下形成的多

层多向的文化”。作为制度化宗教向各个方面、

各个层面幅射的产物，作为同制度化宗教并存的

普化宗教，民间信仰自有其存在的理由。用制度

化宗教的标准来批评民间信仰（包括客家民间信

仰）是不公道的。［４］２０他在本书《引论》中对民间信

仰如是评价道：

中国的民间信仰（包括客家民间信

仰）所包含的慎终追远、惩恶扬善、忠孝

信义、慈悲怜悯等合理的内核，使得民间

信仰本身在扮演教育社会成员的“教育

者”、强化社会结合的“社会看守人”方

面像模像样地进入了角色。当异族入侵

之时其作用尤为显著，日据时期台湾民

间信仰所发生的反抗意义即其明证。近

年来海峡两岸人民在宗教文化、宗族文

化层面上的沟通，得力于民间信仰（包

括客家民间信仰）者甚多。客家人在长

期的迁徙、拓殖、发展过程中，客家民间

信仰所发生的良好作用也是人所共见

的。我们应当确认中国民间信仰（包括

客家民间信仰）存在的合理性。同时，

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引导民间信仰的必要

性。中国民间信仰（包括客家民间信

仰）毕竟属于下位层次的文化，毕竟包

含有某些迷信、荒诞、落后的因素和某些

应当革除的陋俗。过分的看重和过多的

借助，片面的肯定和片面的鼓励都是不

适宜的。不断地引导民间信仰上于进步

之路，不断地识别和剔除民间信仰所包

含的 糟 粕，也 是 一 项 不 可 或 缺 的

工作。［４］２１－２２

在今天看来，这一评价无疑是中肯而又有预

见性的。在课题与论著中不断创新，是一流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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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术的特殊义务。《客家民间信仰》一书出

版后，汪毅夫先生在民间信仰研究领域继续深入

探索，撰写了多篇论文，提出了“双翼结构”理

论，［７］始终秉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展现了学

术研究的中国气派。

五、结语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

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

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

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８］５３３－５３４在当代社会文

化中，存在着大量我们民族所特有的传统文化形

态。借用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

（ＲｏｂｅｒｔＲｅｄｆｉｅｌｄ）的理论，可以用“小传统”与“大
传统”来分别解释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这两种不

同层次的文化传统。在近年来兴起的传统文化研

究与传播热潮中，学者们大多聚焦于精英文化，较

少涉及中国的大众文化。但是“小传统”与“大传

统”并非截然二分，“小传统”也具有丰富的文化

意涵，而且最能反映普通民众的生活形态与思想

情感，愈深入发掘，就愈见可贵的价值。包括民间

信仰在内的大众文化（“小传统”）深深扎根于祖

国的沃土里，扎根于人民的生活中，无需层层灌

输，却为亿万民众世代信奉，有其自身的独特优

势，能够发挥精英文化（“大传统”）不具备的功

能。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下，才能更稳妥

地前行。学界既应当重视对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

区域文化的研究，也应当重视对包括区域民间信

仰在内的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还应当重视民间

信仰研究方式与方法的本土化问题。汪毅夫先生

所著《客家民间信仰》出版已逾２０年。他在本书
后记中曾自谦道：“本书以描述为主，时或穿插一

段怯生生的论述。本书描述的诸多事象、本书论

述的各种看法，或可向读者诸君提供若干参考的

资料和思考的线索。”［４］１６７细读此书，我们可以体

会到，这本著作能够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原因在

于：作者立足于中国社会实际，选择了客家民间信

仰这样一个鲜活而具体的区域研究对象，收集了

大量一手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与分析，借此探寻

民间信仰研究的本土路径。这样一种研究方式，

在当下的民间信仰研究乃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中，仍然给人以重要的启发，值得学界同侪与后来

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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